
劉松仁劉松仁籨籨
從藝幾十年從藝幾十年，，一一

個演戲這麼多年的戲骨突然個演戲這麼多年的戲骨突然

要做導演要做導演，，大家都覺得他一定大家都覺得他一定

有很多有很多「「自我自我」」需要表達需要表達，，然而並不然而並不。。

訪問他的那天訪問他的那天，，香港突然降溫香港突然降溫，，紅磡下着淅淅瀝紅磡下着淅淅瀝

瀝的陰雨瀝的陰雨，，劉松仁所在的排練室在一棟工業樓劉松仁所在的排練室在一棟工業樓

中中。。窗外的天氣窗外的天氣，，與音樂劇排練室裡的熾熱與音樂劇排練室裡的熾熱

有點不一樣有點不一樣：：十幾個身着黑衣的演員排列十幾個身着黑衣的演員排列

有序有序，，表情飽滿表情飽滿，，隨着此起彼落的音樂有隨着此起彼落的音樂有

序地舞動着序地舞動着，，劉松仁站在他們前面劉松仁站在他們前面，，嚴肅嚴肅

的臉上時不時劃過溫和的笑容的臉上時不時劃過溫和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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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對於演員這個職業來說於演員這個職業來說，，劉松仁當然生劉松仁當然生
而逢時而逢時，，七十年代入行七十年代入行，，八十年代當八十年代當

紅紅，，演活了的角色數不勝數演活了的角色數不勝數。。那個時候那個時候，，
沒有太多的花花世界沒有太多的花花世界，，人人都是看着港劇人人都是看着港劇
長大長大，，就連家裡沒有香港電視台的內地觀就連家裡沒有香港電視台的內地觀
眾眾，，也能一眼認出這張有點帥也能一眼認出這張有點帥、、有點威有點威
嚴嚴、、有點儒雅的臉有點儒雅的臉。。
從藝幾十年從藝幾十年，，劉松仁是個相當體面的演劉松仁是個相當體面的演
員員。。年輕時候的他年輕時候的他，，怎麼都可以算上一個怎麼都可以算上一個
「「小鮮肉小鮮肉」，」，但是沒什麼花邊新聞但是沒什麼花邊新聞，，不上不上
娛樂版娛樂版，，也不愛拿獎也不愛拿獎，，數他的作品要比新數他的作品要比新
聞更多聞更多，，就這麼兢兢業業地從年輕時的小就這麼兢兢業業地從年輕時的小
生演到現在的戲骨生演到現在的戲骨。「。「我拍戲需要很長時我拍戲需要很長時
間去準備間去準備，，衣服配飾我都會自己去找衣服配飾我都會自己去找，，別別
的工作人員會說我的工作人員會說我『『很幸運很幸運』，』，因為總是因為總是
能找到很合適的服裝能找到很合適的服裝，，我就會笑笑我就會笑笑。」。」現現
代人常說的代人常說的「「你必須花十倍百倍的努力你必須花十倍百倍的努力，，
才能看上去毫不費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費力」，」，形容的彷彿就是形容的彷彿就是
這一刻的劉松仁這一刻的劉松仁。。但是但是，，許多年過去許多年過去，，他他
累積下來的累積下來的，，不僅僅是演戲的經歷不僅僅是演戲的經歷。。

因緣際會下的《利瑪竇》
劇場的舞台與劉松仁沒有太多的淵源劇場的舞台與劉松仁沒有太多的淵源，，
據他說據他說，，他甚至甚少作為觀眾踏入劇場他甚至甚少作為觀眾踏入劇場，，
誰曾想誰曾想，，首次擔起劇場工作首次擔起劇場工作，，竟然並不是竟然並不是
作為演員作為演員，，而是下場執導而是下場執導。。他稱他稱《《利瑪利瑪
竇竇》》為史詩式的傳記性舞台劇為史詩式的傳記性舞台劇，，與其說這與其說這
位名留世史的神父位名留世史的神父、、學者為傳教士學者為傳教士，，不如不如
說他是受天主之託說他是受天主之託，，為中西文化搭起一座為中西文化搭起一座
恢宏的橋樑的使者恢宏的橋樑的使者：「：「他有很多實實在在他有很多實實在在
的事跡的事跡，，利瑪竇是歷史上被承認對中國有利瑪竇是歷史上被承認對中國有
貢獻的人貢獻的人，，他當然想傳教他當然想傳教，，但是除此之外但是除此之外
他也對中國有很大的建樹他也對中國有很大的建樹，，我很想讓觀眾我很想讓觀眾
去了解這些去了解這些。」。」
劉松仁的恩師恩保德神父是最先提出希劉松仁的恩師恩保德神父是最先提出希
望呈現出這齣音樂劇的人望呈現出這齣音樂劇的人。。這位來自意大這位來自意大
利利、、六十多年前還未來到中國便讀過利瑪六十多年前還未來到中國便讀過利瑪
竇的神父竇的神父，，被其事跡深深打動被其事跡深深打動，，他希望透他希望透
過音樂劇與更多的人分享過音樂劇與更多的人分享，，宣揚文化交談宣揚文化交談
並受惠並受惠。。
「「我認識恩神父超過六十年我認識恩神父超過六十年，，他今年已他今年已

經八十五歲了經八十五歲了，，很想做一件事情很想做一件事情，，我是不我是不
可能拒絕他的可能拒絕他的。」。」劉松仁說到這裡劉松仁說到這裡，，眼神眼神
變得堅定起來變得堅定起來，「，「從恩神父有這個念頭從恩神父有這個念頭，，
和我商量和我商量，，至今已經五年至今已經五年，，其實五年不算其實五年不算
久久，，上一個作品籌備了十年……我沒有那上一個作品籌備了十年……我沒有那
麼多十年麼多十年。」。」劉松仁指指自己確實有些單劉松仁指指自己確實有些單
薄的身板薄的身板，，笑笑地說笑笑地說。。放下影視劇演出兩放下影視劇演出兩
年多年多，，專心於這齣音樂劇的創作專心於這齣音樂劇的創作，，他自詡他自詡
職務為這齣音樂劇的職務為這齣音樂劇的「「打雜的打雜的」，」，但凡哪但凡哪
裡需要他裡需要他，，他就出現在哪裡他就出現在哪裡，，也什麼都願也什麼都願
意做意做：：跟執行導演請教劇場排演跟執行導演請教劇場排演、、跟劇團跟劇團
演員切磋表演演員切磋表演、、甚至囊括了服裝甚至囊括了服裝、、道具等道具等
工夫工夫，，幾十年的電視電影經驗幾十年的電視電影經驗，，讓他對這讓他對這
些基本功的一招一式熟稔得不行些基本功的一招一式熟稔得不行，，即便掛即便掛
着着「「首次執導音樂劇首次執導音樂劇」」的謙遜的謙遜，，他也還是他也還是
像那個深不可見的陳近南像那個深不可見的陳近南，，不怒自威不怒自威，，不不
言而立言而立。。
人生中的有些事情似乎並沒有為什麼人生中的有些事情似乎並沒有為什麼，，

說起來也並不複雜說起來也並不複雜。。教劉松仁唱歌的一位教劉松仁唱歌的一位
老師朋友這麼告訴他老師朋友這麼告訴他：「：「你拍戲這麼些年你拍戲這麼些年
種下的那些因種下的那些因，，現在得到的便是你的現在得到的便是你的『『結結
果果』。」』。」他不愛坦然首肯自己在演藝界中他不愛坦然首肯自己在演藝界中
的資歷與體面的資歷與體面，，但他知道這些年結交下的但他知道這些年結交下的
朋友朋友、、因為演戲收穫的戲劇修養與這些年因為演戲收穫的戲劇修養與這些年
回歸聖堂的過程回歸聖堂的過程，「，「剛剛好剛剛好」」成就了這個成就了這個
「「上天的上天的MissionMission」。」。他開始想他開始想，，自己似乎自己似乎
不應該拘泥於某一種身份不應該拘泥於某一種身份，，屬於自己的命屬於自己的命
運應當先於演員這個名稱而行運應當先於演員這個名稱而行，，於是於是，，他他
嘗試着敞開心懷去接受這個從天而來的任嘗試着敞開心懷去接受這個從天而來的任
務務。。
與劉松仁與劉松仁「「剛好剛好」」是一個資深而知名的是一個資深而知名的

演員相同的是演員相同的是，「，「利瑪竇只是利瑪竇只是『『剛好剛好』』是是
一個傳教士一個傳教士，，他做的事情雖然與宗教不能他做的事情雖然與宗教不能
切割切割，，但他作為一個獨立的但他作為一個獨立的『『人人』』的身份的身份
也是非常偉大也是非常偉大。」。」

謙卑使人擁有更多
不會迷路的人不會迷路的人，，會錯過更美的風景會錯過更美的風景，，劉劉
松仁多年來有關拍戲的繁瑣工作從不願假松仁多年來有關拍戲的繁瑣工作從不願假
手於人手於人，，旁人總稱他夠幸運旁人總稱他夠幸運。「。「我聽到別我聽到別
人說我幸運人說我幸運，，我當然會在心裡想我當然會在心裡想：『：『幸幸

運運？』？』我覺得那是因為別人都看不到我自我覺得那是因為別人都看不到我自
己付出了多少工夫去做那些事情己付出了多少工夫去做那些事情。」。」直到直到
有一天他坐在聖堂中聽到熟悉的聲音警醒有一天他坐在聖堂中聽到熟悉的聲音警醒
他他，，功高苦勞真的都要歸於自己嗎功高苦勞真的都要歸於自己嗎？？彷彿彷彿
一瞬間找到了人生那一扇小小的透着亮光一瞬間找到了人生那一扇小小的透着亮光
的門的門，，他意識到自己並不那麼純粹地理解他意識到自己並不那麼純粹地理解
上天的暗暗指點上天的暗暗指點：「『：「『謙卑謙卑』』這兩個字這兩個字，，
我是從我母親身上體會到的我是從我母親身上體會到的－－舊時代的舊時代的
很多女性身上都有這種很多女性身上都有這種『『無我無我』，』，有了這有了這
樣的想法樣的想法，，才會懂得感恩才會懂得感恩。」。」直到前些年直到前些年
才意識到才意識到，，多年來自己的順遂多年來自己的順遂，，也許並不也許並不
只是因為一個只是因為一個「「我我」，」，不對天時地利人和不對天時地利人和
保有感恩與謙卑的心保有感恩與謙卑的心，，終歸是走不遠的終歸是走不遠的，，
他的初心在那刻一下子回歸了他的初心在那刻一下子回歸了，「，「我發現我發現
我得到那麼多我得到那麼多，，從來沒有說過感謝從來沒有說過感謝。。直到直到
把這個自我縮小一點把這個自我縮小一點，，才會擁有更多才會擁有更多，，這這
也是利瑪竇傳達的也是利瑪竇傳達的。」。」劉松仁不愛把話全劉松仁不愛把話全
給人說明白了給人說明白了，，他覺得這些感悟應當是自他覺得這些感悟應當是自
己去體會出來的己去體會出來的，，就像某一刻上天帶着一就像某一刻上天帶着一
桶水來給人醍醐灌頂桶水來給人醍醐灌頂。。

「這就是信仰」
生活不怎麼會給你重創生活不怎麼會給你重創，，但是一定會給但是一定會給
你一些絆腳的小麻煩你一些絆腳的小麻煩。。全然沒有劇場經驗全然沒有劇場經驗
的劉松仁的劉松仁，，因為一個因為一個「「天主的天主的MissionMission」，」，
便坦然攬下了這個創作任務便坦然攬下了這個創作任務，，他稱他稱
自己連做本職的演員工作自己連做本職的演員工作，，也很容也很容
易緊張易緊張，，在接到一個戲劇演出後在接到一個戲劇演出後，，
會幾天都睡不好去斟酌角色會幾天都睡不好去斟酌角色。。一下一下
子子，，接了個導演的事情接了個導演的事情，，他也有點他也有點
慌張慌張。。
那麼那麼，，具體怎麼做呢具體怎麼做呢？？他學會了他學會了

「「交託交託」。」。
除了該做的工夫除了該做的工夫，，其他令人慌張心煩其他令人慌張心煩

的一切他便不去過分操心的一切他便不去過分操心：「：「對於劇場來對於劇場來
說我是一張白紙說我是一張白紙，，需要很多人的幫助需要很多人的幫助，，怕怕
不怕不怕？」？」劉松仁惶然道劉松仁惶然道，「，「我怕啊我怕啊，，當當
然然。。但是這些能夠幫助我的人一個個地就但是這些能夠幫助我的人一個個地就
出現了出現了，，就像一個個螺絲填進了一個個洞就像一個個螺絲填進了一個個洞
裡裡，，不偏不倚不偏不倚。」。」雖然從小便是天主教雖然從小便是天主教
徒徒，，聽着聽着「「天主無處不在天主無處不在」」這樣的話長這樣的話長
大大，，但直到這一刻但直到這一刻，，有點有點「「誤打誤誤打誤
撞撞」」走進這個劇場的劉松仁才真正走進這個劇場的劉松仁才真正
意識到這句話的個中含義意識到這句話的個中含義。。
「「既然這是既然這是『『祂祂』』讓我做的讓我做的
事 情事 情 ，， 那 我 就 交 託 給那 我 就 交 託 給
『『祂祂』，『』，『祂祂』』不會讓這不會讓這
件事失敗件事失敗。」。」劉松仁淡劉松仁淡
淡地笑淡地笑，，溫柔又篤定溫柔又篤定
地地，「，「這就是信這就是信
仰仰。」。」

「如果從無限中移走或添加一部分，剩下
的還是無限。」無限即是什麼？即是有多少
呢？沒有盡頭、沒有限量、沒有限制，虛
無、哲學卻又在日常生活中時常出現。這種
「無限」體現在內地藝術家譚丹武的作品
中，則代表他鍾情於陶瓷之餘，又深知傳統
陶藝創作的局限所在，會去挖掘出陶藝
「新」的無限的可能性。
譚丹武的香港首個個人作品展「無限」由

即日起至4月17日於巨年藝廊舉行，展覽中
既有他早期的雕塑作品《做頭像》系列，也
有近期的浮雕《線性城市》和《古》系列，
大部分作品是首次展出。

展現雕塑內部的「筋」
從譚丹武的作品中，可以見到他對材料的
表現性的深入挖掘。他曾經嘗試用陶瓷表現
木頭、鋼鐵、纖維等不同材料，通過改變材
料的物理和化學性質，將材料的原始語境進

行藝術性轉化，以突破陶瓷本身的局限，尋
找更多可能性。而在經過研究生階段的學習
之後，他對藝術與材料有了更新認識，他表
示：「材料是視覺語言與形式的載體，材料
語言在一定程度上表達着作品的觀念性，材
料本身所具有的語言文化力量更能延續作品
的生命力。在我之前的陶瓷材料創作中，我
更多的是用超寫實的手法使用陶瓷材料逼真
地仿造出其他物品。但當我現時再次面對陶
瓷材料時，是想完全突破之前的創作形式
的。我最初給自己設定的兩個基本要求就
是：手工與素胎，希望我之後的陶瓷材料創
作能盡量依據這兩個要求進行發展延續。」
據他介紹，《線性城市》和《古》系列的

創作靈感主要是來自於陶藝印坯製作工藝裡
面的「筋」——用來支撐雕塑外部型體的骨
架結搆，它是根據每個不一樣的型體製作出
不一樣的骨架，用來防止外部型體的坍塌。
他通過把隱藏在陶瓷雕塑型體內部的「筋」

展現出來，表現這種傳統工藝的不
可見部分。「『筋』的製作都是線
條狀的，而且是無規律性的，而我
在創作的時候希望把這種不規律性變得更具
有秩序化，通過浮雕的形式，結合透視的規
律，只用手工製作這種類似繪畫中的線條，
不限制於嚴謹的線條透視，更希望在這種規
矩下，結合手工製作感，從而達到一種不規
則性。這種對比讓作品更具有想像空間，其
中的建築感其實也是在創作過程中自然而然
所展現出來的，建築形式作為一個材料的載
體，在這種似與不似之間將觀者的視線聚
攏，讓人仔細閱讀作品中線條的張弛與形體
的變化所敘述的情感。」他說。

黑彩白瓷顯東方意蘊
譚丹武在作品中使用黑彩與白瓷素胎的結

合，極具東方意蘊。一黑一白，相互共生、
相輔相成。他稱：「在中國傳統中，對黑白

更是有着悠久的詮
釋，比如我們傳統
的國畫、書法藝
術、陰陽圖、圍棋
等，黑白兩色，一
陰一陽。白瓷的素
胎正如白紙一般，
而黑彩也如墨水一
樣，用黑彩在白瓷
素胎上描繪，也如
傳統的國畫與書法
藝術，正是有古典
韻味，傳統風趣。
作品本身所體現出
來的類似建築感的
理性情緒，這樣的

一種形式也是對對自己體驗到的
當下社會生活的多重思考，並以
此思考來作精神上的擺脫，不斷
作出新的認識與反思。」
譚丹武現時任教於江西九江學

院，他稱自己喜愛與學生共同探
索，而穩定的教職也使他不必擔
憂生計，從而專心個人創作。與
穩定的生活相對比的是，他在創
作上從不喜歡沿用同一種模式，
或許關於「筋」的表現還會繼
續，都市和古建築系列也只是其
中的一部分，新的題材還會不斷
出現，新的個展也正在策劃之
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譚丹武譚丹武突破局限即無限可能突破局限即無限可能

■《線性城市》■《古》系列■《做頭像》系列

■■譚丹武的作品保留手作的質感譚丹武的作品保留手作的質感。。

■■譚丹武嘗試發掘陶瓷的更多可能性譚丹武嘗試發掘陶瓷的更多可能性。。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天主的天主的MissionMission劉劉松松仁仁：：
首執導舞台劇

■■音樂劇排練現場音樂劇排練現場。。

■■劉松仁觀看演員排練劉松仁觀看演員排練。。

■■身着黑衣的演員隨着音樂有序地舞動身着黑衣的演員隨着音樂有序地舞動。。

■■劉松仁和劉松仁和
演員討論劇演員討論劇
中細節中細節。。

■■劉松仁從藝劉松仁從藝
幾十年幾十年，，首次首次
執導音樂劇執導音樂劇。。

掃碼觀看
精彩訪問！


